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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恶魔掌心
化身禁毒天使
从吸毒者变身社会禁毒社工
她是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

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烧了几个拿手的小菜，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金伟
静和听着评弹小曲的母亲打了声招呼，照例去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每天游
泳，她已经坚持了一年。

10年前，这样平静的生活对于金伟静来说，是一种“奢望”。那时的她整日
被毒瘾折磨，时刻担心着自己会不会被抓。

近12年的吸毒史，戒断9年。2010年起开始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今年
4月，上海自强服务总社和金伟静签订了聘用合同，金伟静也成为目前国内唯
一一个有着吸毒经历的正式的禁毒社工。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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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好奇
“隔一会儿不吃就难

受，难受得抓心挠肺的，晚
上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这
玩意。”“为什么别人就能过
正常的生活？我哪一天才
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金伟静第一次接触毒品是
在1993年，那时她才23岁。赶
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商潮，她
和朋友一起做着服装生意，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从虹口做到了南
京路，在几家大商场里开出了好
几个柜台。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毒
品的认知非常浅薄，相关的宣传
很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白粉”
就是毒品。有一次到朋友家玩，
看到朋友在吸食海洛因，金伟静
觉得很好奇，感觉这玩意挺时
髦，就想尝尝。朋友跟她说当心
被“吊牢”，性子特别犟的金伟静
偏偏不信邪，接过去就开吸。

吸食毒品的快感让她深深
迷醉。“很舒服，人是飘着的，浑
身上下的关节好像都被打通了
似的。”可她不知道，随着她渐渐
上瘾，这转瞬即逝的快感，需要
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一开始她吸食的量不大，半
克可以吃两天。渐渐地，就像

“吃药”一样，戒不掉，量也越来
越大。“隔一会不吃就难受，难受
得抓心挠肺的，晚上睡不着觉，
脑子里全是这玩意。”有一次过
年，她多储备了点“货”，拿了 5
克，过了年三十就都嗑掉了。

迷恋上毒品之后，她完全没
有心思工作。不要说赚钱，有人
还钱，顺便约下午茶，她也一口
回绝：“等会儿再说。”

那时1克海洛因600元，后
来涨到1200元。就这样，坐吃山
空。没钱买货，可又断不了，就
只能找人集资一起买，买完大家
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圈子里
叫作“开会”。那段时间，在如今
的金伟静看来，过的就是行尸走
肉的日子。“每天都过得特别快，
闭上眼的时候还是白天，睁眼时
天已经黑了，要不就是天亮了。”

她也想戒，可戒不掉。毒瘾
发作时生理上的难受，吸完后心
理上的空虚，以及时时刻刻担心
被人发现的罪恶感，躲在黑暗里
的卑微感，生怕被派出所抓走的
恐惧感，让她备受煎熬。

有一次她犯了毒瘾，叫了出
租车去“拿货”的地方。正是清
晨，出租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窗
外是赶着上班的人们，脚步匆匆，
表情平静。车站上有人翘首等着
公交车，有人大口大口啃着手上
的油条、蛋饼。隔着车窗，看着这
些的金伟静，蜷缩在车子一角，默
默忍受着不堪的痛苦，浑身冒着
冷汗，她突然很想问问自己：“为
什么别人就能过正常的生活？我
哪一天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一个背影
“我年纪大了，害怕以

后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次硬
撑着，也要来看看你。”父亲
哭了。“如果说是哪一个瞬
间让我痛下决心告别过去，
应该就是那一刻了。”金伟
静说。

1994年年底，金伟静第一次
被抓，在劳教所待了半个月后被
释放。也是在此时，她无法向家
人隐瞒自己吸毒的事实。“从那
一刻起，我的家庭就失去了欢笑
和安宁，笼罩在沉沉的阴霾之
中。”金伟静说。

之 后 ，1995 年 、1996 年 、
1997年，她每年都被抓一次，每
次被关十几天不等。戒毒的过
程很漫长，复吸却很快，金伟静
说那是种“心瘾”。她也曾试过
把自己锁在家里喝中药戒毒、去
自愿戒毒所戒毒，但是最后都是
以失败告终。

一次次的复吸让她的父母
陷入深深的焦虑，做父母的始终
不愿意放弃女儿，决定把她带到
偏僻的农村去住一段时间，让她
接触不到毒品。金伟静至今还
记得，母亲陪着她坐火车，在上
海道口临时停下的时候，车下轨
道旁站着武警，母亲一下子就非
常紧张：“是不是来抓你的？”“当
时我还觉得妈妈很好笑，现在想

想却全是心酸，当别人的父母在
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我的父母
却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

那次乡下戒毒两年，还是没
彻底康复，回到上海后，她又复
吸了。2005年夏天，金伟静再次
被抓，被送进上海女子劳动教养
所，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女子强制
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一年半。
消息传到家里，金伟静的父亲一
下子被击倒了，脑梗发作被送进
了医院。

半年后，行动不便的父亲拄
着拐杖赶到位于青浦的戒毒所
看望女儿。隔着玻璃，老父亲颤
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点心，问女
儿要不要吃，一边絮絮叨叨地说：

“我年纪大了，害怕以后再也见不
到你了，这次硬撑着，也要来看看
你。”说着说着，父亲哭了。

那一天，是金伟静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的泪
水。那泪水宛如千斤石块，一下
一下捶打着她的心。

接见结束，别的家属都往大
门走去，父亲却搞错了方向，一
个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金伟静
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搀一搀，却
发现那扇玻璃窗隔开了她和他
的世界，最后还是在队长的帮助
下，父亲才走出接见室。

那苍老的背影，至今留在金
伟静的脑海中。“如果说是哪一
个瞬间让我痛下决心告别过去，
应该就是那一刻了。”金伟静说，
那一刻，她深深地赶到了无力和
痛心。“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遗憾是
永远无法弥补的。这一刻，我知
道了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戒掉。”

一次拥抱
“我很庆幸，有人来牵

着 我 的 手 带 我 走 了 出 去
……这个如同好友间无比
自然的拥抱，让我第一次有
了被尊重的感觉。”

金伟静在戒毒所里第一次
遇到陈慧，是在食堂。陈慧是上
海自强服务总社的禁毒社工，作
为金伟静的帮教社工，被允许和
她面对面交谈。临走，陈慧站起
来，手臂绕过金伟静的肩膀，给

了她一个浅浅的拥抱。
那时的金伟静，失去了自

由，和毒瘾的斗争让她痛苦万
分，对父母的愧疚让她对自己失
去了最后一点信心，“我自己也
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脏。”进
去前，她已经很久不和人们有正
常的交往，更不用说有亲密的接
触。而时隔了好久，“这个如同
好友间无比自然的拥抱，让我第
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

当很多年后金伟静再一次
走进“女所”的时候，她的身份已
经是一名禁毒志愿者。她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里边的同伴互
动。她说自己从她们身上看到
了当时的自己——一个很想从
头再来，但还在迷茫中徘徊的自
己。“我很庆幸，有人来牵着我的
手带我走了出去。”

从2007年“出所”之后，她再
没碰过毒品。最初三年，她安静
地在家里照顾生病的父亲，尽一
个女儿的责任弥补曾经犯下的错
误，空闲时间去读书，考取了会计
上岗证，定期参加自强总社的“同
伴”教育——戒毒的人互称彼此

“同伴”，共同分享自己的经历，感
受，从中获取力量和动力。

2010年，父亲去世了。重新
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金伟静找
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酒
店做财务，每个月有了稳定的收
入。因为工作努力，业绩突出，
她还做到了主管。可是一年之
后的一次政审，让老板发现了她
吸毒的经历。

“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
我，你吸过毒吗？”金伟静曾经以
为自己快要忘记那段噩梦般的
过去，她有了相处很好的同事，
有了稳定的工作，可在那一刻，
她觉得一切都被推翻了，自己又
被重新戴上了标签，一年来的努
力和付出顷刻间轰然倒塌。她
提出了辞职。

“幸好那时的我已不同往日，
从同伴教育辅导中学到的知识让
我知道：苦难也有意义。”也正是
这件事，让她有了“改变社会对戒
毒康复群体看法”的想法。

她进入了自强做禁毒志愿
者，没有报酬，可她做得很开心，
她去到很多地方，现身说法，似乎
是在揭自己的疮疤，但也在其中
感受到了重生的力量。“感觉自己
的内心越来越强大。”“同伴”们组
队到敬老院、福利院、阳光中心去
做公益。他们开始对自己有了信
心，敢于让社会知道，这样的戒
毒康复群体也可以积极向上。

前年，金伟静考取了助理社
工师资格证。今年4月份，金伟
静获得了一纸合同，成为了全上
海1000多名禁毒社工中的一员，
曾经帮助过她的社工成为了她的

“同事”。有过吸毒经历的正式签
约社工，金伟静是目前国内的第一
个也是唯一一个。“她是从我们当
中走出来的，我们都觉得很自豪，
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她辅
导了好几年的“同伴”小张说。

6月份，金伟静参加了中级
社工师考试，结果还没出来。但
陪伴了金伟静9年康复之路的社
工陈慧对她很有信心。“她很
聪明，也很能干，表达能力好，写
的东西也很感性。‘同伴’们都
很喜欢她，开展工作有时候比我
们都要有效果。”

“这份信任是压力，也是动
力。”金伟静说。和十几年前的
自己不一样，如今的她对生活充
满了信心。曾经在出租车内羡
慕着的路人平凡却光明的人生，
虽然晚来了一点，但她终于重新
找到。她希望今后的 10 年、20
年，能让更多迷路的人和她一
样，找回自己的人生。

金伟静希望今后能让更多迷路的人和她一样。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